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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

纪念碑，这壮丽的追怀与穆静的庄严，

这力与美的组合，不知是谁的设计与构

思？

纪念碑前低垂的松枝，想告诉我一

点什么？

那曾揭竿而起的千万支系着红缨

的铁矛，在惊天的铜锣声中冲出的一条

血路遥远了。

那曾啸集风云，以无声的旋律与节

奏席卷举水两岸，涌起大别山滚滚红潮

的旗帜遥远了。

那曾喷吐烈火、洞穿黑暗、击碎星月

的枪声，载着硝烟熏黑的天空遥远了。

然而，那飘逝的热血、远遁的烽烟，

以及信念的骨殖、无数血与火谱写的可

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已冷凝成一座纪念

碑，凝成了一句悲壮的诗。

擦去泪水，擦去岁月的风尘，我仰

望着纪念碑，默默在读……

纪念碑啊，一半埋在土里，犹如埋

下一段逝去的往事；一半立在人间，又

仿佛一段站起来的历史！

硝烟掩盖了名字

没有凝重肃穆的碑石，也没有撼天

震地的墓志铭，只有几抔黄土，隆起一

个又一个小小的坟包，静静地躺卧在路

边的山坡上。

一场雨后，坟头上已是野草青青。

踏着雨后的泥泞小路，我来时，如

血的残阳正从山的那边徐徐下坠。

浴着如血的残阳，我默默地低垂着

头，肃立在墓前，而撞来撞去的风，还带

着硝烟和血腥，从岁月的那头飘来。

据说，当年他们脚蹬草鞋，从倒水

河 畔 走 向 大 别 山 中 ，走 进 血 淋 淋 的 枪

声。当他们将复仇的誓言压进枪膛正

欲喷吐，谁知那曾阻挡过枪口与长矛的

身躯不幸饮弹倒在阵地上，溅起一片血

光……

那一刻，阳光也化作生命的灰烬。

然而，轰响的炮火与升腾的硝烟不

经意掩盖了他们的名字！

如今，革命纪念馆里的烈士簿上没

有他们的名字，革命烈士陵园耸立的纪念

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也许正因为如此，

我才带着素洁的花朵来此祭奠他们。

这不，你问我此时衣襟下的某个部

位为什么隐隐生疼，只因为这些无名烈

士们葬在我们后来人的心上！

寻访红军洞

一 个 神 秘 的 所 在 ，藏 在 陡 峭 的 山

崖，隐于白云深处。

因着昔日掩护过红军伤员，这里如

今不仅是一处革命传统教育的圣地，也

是一处可以寻幽、览胜，同时还可以探

险的风光旅游处。

我不知道人们来这里是朝圣还是旅

游，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每逢节假

日，这里总要迎来许多远方来客。

随着人群，我也来了。

野花在繁盛地开着，望着野花野蔓

掩映着的嶙峋斑驳的洞口，我止不住热

泪潸然。当年的烽火与枪声，以及洞里

掩藏的传奇与故事，又引起我多少遥远

的遐想……

那 是 一 个 热 血 激 荡 的 年 代 ，光 明

与 黑 暗 在 对 抗 ，革 命 与 反 革 命 在 搏

斗。就在这里，白发须眉的药农、瘦骨

伶 仃 的 樵 夫 、奶 着 孩 子 的 大 嫂 …… 用

野 菜 山 果 营 养 着 自 己 ，而 将 药 汁 、奶

水 、米 粥 拌 着 滚 烫 的 深 情 喂 养 受 伤 的

红 军 战 士 ，使 失 血 的 革 命 苍 白 的 脸 色

一天天红润起来……

这红军洞深邃丰厚的内蕴，我猜，

不是过来人，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怪不

得革命胜利后，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回到这里寻觅红军洞的故址，然后将他

亲历的故事写进革命回忆录里。

我是在一个血色黄昏来到这里的。

我想，这藏在野花野蔓中的红军洞

为 什 么 如 今 还 吸 引 着 这 么 多 的 来 人

呢？除了它曾是受伤的革命休养生息

之后又勃发生机的一个驿站，恐怕更多

的还是它也是一枚勋章，深深嵌在大别

山的胸膛，抑或它本身就是大别山革命

斗争史中一个动人的情节！

从七里坪唱响的歌声

我知道，在中国革命宏大的历史篇

章里，红安七里坪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

的短章；不仅因为这里曾是“黄麻起义”

的策源地，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那时，她被称之为列宁市。

早想去七里坪走走。这不，终于有

机会来到七里坪。

先去长胜街。当我轻轻的脚步叩

击街道的青石板时，探求的眼睛却遥望

着街两旁的翘首飞檐；这任凭风雨凄迟

也要坚守初心的翘首飞檐，正以古朴与

沧桑，告诉我这里曾演绎的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的红色传奇……

列宁小学呢，走出长胜街，我一眼

就望见了她。当年，列宁小学奔波了好

久好久才选定在这里落脚；一落脚她就

张开宽阔的怀抱，春去秋来，迎来送往，

为 中 国 革 命 培 养 了 不 知 多 少 指 战 员 。

如今，学校化红色资源为育人资源，培

养新一代的“四有”新人。

不远处的倒水河，这条当年以大刀

长矛筑起堤坝的河，在我还未走近她时，

河水早就在我向往的身心里流动；只因这

一河激浪，当年催生了红四方面军的诞

生，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一支重要的新生力

量。

呵，从哪里飘来歌声？长胜街口、

列宁小学、倒水河边？好熟悉的旋律：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

起来……”当年从红色革命根据地唱响

的歌声，不随时光的流逝而流逝，几十

年了依然在七里坪唱响，从岁月的那头

唱 到 时 间 的 这 头 ，莫 非 要 唱 到 天 的 尽

头？

走在长胜街上

穿过黛青色精致的门楼，脚步轻一

点，再轻一点。要不，真还有点担心走

在这花岗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一不小心

就踩疼石板上留下的脚印，惊散那一段

风起云涌的岁月……

青砖黑瓦，木门木窗，还有每间房

屋山墙上各式各样栩栩如生的龙蛇鸟

兽装饰，在落日的余辉里显得有些斑驳

沧桑，但岁月的风雨依然不能改变它们

昨日的风貌。

是呵，当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

旧 址 还 在 、红 四 方 面 军 指 挥 部 旧 址 还

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旧址还在、

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堂旧址还在……

我不知道这些革命遗址每一个墙

缝 里 ，是 否 还 藏 着 当 年 烽 火 硝 烟 的 印

记？这远来的拂过遗址的缕缕清风，是

否还流淌着当年风起云涌的情韵？但

我知道，这里所有的一切，骤使长胜街

成 为 当 年 鄂 豫 皖 苏 区 根 据 地 政 治 、经

济、军事、文化中心。

走在长胜街上，犹如走在一轴中国

革命历史悠远的画卷里。

此刻，又一群游人走过黛青色精致

的门楼后匆匆离去。但见一位步履蹒

跚的老人停下脚步，站在门楼下，一脸

深情回首朝街道深处望去，依依不舍。

我猜，也许他就是长胜街的一个历

史见证人！

11月 7日

已是冬日，又一个 11 月 7 日。

当我穿过流逝的岁月，定格在红安

七里坪西门外的举水河滩上，定格在冬

日的暖阳下，只有河水的潺潺私语和偶

尔传来的几声清脆的鸟鸣，剩下的便是

我咚咚的心跳。

我 突 然 发 现 ，已 被 寂 静 掩 饰 的 河

滩上，裸露的石头如时间一样沉默，还

是 昔 日 的 那 一 副 表 情 ，让 我 想 起 嶙 峋

的骨头。

呵，这河滩嶙峋的石头可以作证！

1931 年 11 月 7 日 ，就 是 在 这 河 滩

上，头顶是乌云密布的天空，脚下是不

露声色的石头，扑面而来的是浸骨的寒

风。但一根根长矛，猎猎飘动着火焰一

样的红缨；一把把大刀，闪烁着霜雪一

样冷冽的寒光；一杆杆长枪，像武昌城

头举起的长枪，那枪口飘散着洞穿黑暗

的硝烟……

是谁让这么多的长矛、大刀、长枪

啸集在一起呵，刀光剑影，似要撕裂乌

云密布的天空；鼓角争鸣，庄严宣告一

支工农武装诞生了！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之所以选择 11 月 7 日，也许是因为

这 个 日 子 是 俄 国 十 月 革 命 的 纪 念 日 。

正是十月革命向世界昭示：受剥削受压

迫的工农大众，只有自己掌握了武装才

能夺取政权，解放自己！

我猜当年红四方面军的组织者或

者策划者，正是这样想的。

两块银元

在李先念故居的陈列柜里，摆放着

两块银元。

没有文字，是的，没有文字能描述

这两块银元。

这是一双纺纱织线的手，以汗的凝

重与夜的漫长浇铸的银光闪闪的两块

银元。

这是一位母亲含辛茹苦舍不得吃

也舍不得穿，诚心留给当兵的儿子抵挡

饥寒真心实意的两块银元。

自然，这是彰显惊天母爱通体光亮

的两块银元。

听说红军要转移，心里挂念着儿子

的母亲，执意要见儿子一面。正在指挥战

斗的儿子见母亲来到战场，急得吼了一

声，请通讯员送走母亲，又继续指挥战斗。

部队迅速撤出鄂豫皖。行军途中，

儿子无意发现母亲临别时偷偷放在外

衣口袋里的两块银元。他的心顿时抽

搐着，回头朝故乡的方向望了望，默默

无语，滴落的泪水，悄悄浸湿了两块银

元。

儿子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

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从此，这

有着母亲体温的两块银元，就像是太阳

和月亮，伴着儿子征战南北，穿过烽火

硝烟，迎来人民共和国的晨曦……

如今，两块银元静静躺在李家大屋

的陈列柜里，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

两块锃亮的闪着太阳与月亮光泽的银

元，迎来那么多参观故居惊奇目光的爱

抚。

可是又有谁能用文字描述这两块

大爱无疆的银元呢？

在红安，仰望星星

推开窗子，推开一重重夜色，我仰

望苍茫的夜空，细数苍茫夜空里那一颗

一颗熠熠闪亮的星星。

一个失眠的旅人，为什么要推开重

重夜色，细数苍茫夜空的星星呢？

像是怕看不真切，我昂起头，睁大

着眼睛。

那一颗星，看起来格外明亮，像是

偷来太阳的光，悄悄镀亮刚从清水里洗

濯干净的宝石，闪着祥瑞的光芒。

那一颗星，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玛

瑙，在镶着黑丝绒的夜空里，闪着光洁

纯净的光。

那一颗星，像是遗落灰烬里的一粒

凝着火的激情与恨的愤懑的火种。

那 一 颗 星 ，像 是 刚 刚 与 静 默 的 山

峰、满腹心事的河水以及褴褛的草木擦

肩 而 过 ，带 着 不 规 则 的 梦 的 零 乱 的 幻

影，匆匆从远天赶来，执着挤进这星光

灿烂的星群……

是 谁 说 ，天 上 一 颗 星 ，地 上 一 个

人。当我细数这一颗一颗星时，不由想

起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啊，这些时间的英灵，都活跃在星

空 里 ，依 然 那 么 鲜 明 生 动 。 只 因 他 们

的名字，不是一段拍案叫绝的传奇，就

是 一 个 惊 心 动 魄 的 故 事 ，抑 或 百 折 不

挠的斗志、坚定不移的向往、坚毅崇高

的 信 念 ，使 他 们 的 名 字 获 得 永 恒 的 存

在 ，就 像 这 一 颗 一 颗 星 星 闪 亮 在 苍 茫

的夜空。

走进红安
■谢克强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1912 年 8 月，寻淮洲出生于湖南省

浏阳县一个贫寒家庭。从小缺衣少食的

生活，让幼年寻淮洲发育迟缓、体弱多

病 ，4 岁 还 不 能 独 立 行 走 ，与 同 龄 人 相

比，显得矮小瘦弱了许多。

父母怜惜弱子，节衣缩食，想方设法

让他 9 岁那年进了当地小学读书。13 岁

时，寻淮洲又考入了湖南浏阳莲溪乡立高

等小学。一篇保存至今的作文《现在的

我》，记录了少年寻淮洲对人生和世界的思

考，更记录下他报效国家的决心与志向：

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虫

一样，春来也好，秋去也好，一味甘食美

衣，玩日愒岁，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由

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此

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了吗……我现在

的年纪，虽不是当大国民的时候，也不是

当小孩子的时候了。

对于学业上，应该猛力前进，求一些

丰富的知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

炼，求一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

更应该随时练习，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

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样成熟庄重

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位 13 岁少年之手。

在那个疮痍满目、遍地烽烟的时代，

少年寻淮洲很早就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

途命运，立志要做“大国民”。为了锻炼

自己的体魄，他每天坚持爬山、跑步，练

就了一双“飞毛腿”。

寻淮洲读小学时就开始接触进步思

想，并萌发了革命志向。他在学校读到

《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

加浏阳反日雪耻会、儿童团、学生联合会

等革命团体。随着眼界逐步开阔、思想

愈发进步，他对祖国遭受列强瓜分豆剖

的现实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

寻淮洲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

指挥员不是偶然的，年少时的这些活动为

他未来的战争生涯做好了准备。战争是

流血的政治，是一种需要把人的智能、体

能和生命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残酷较

量，对人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力量提出了严

酷的要求。一个肉身凡胎的人在战争中

浸泡，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综合素质，是

不可能从成千上万个士兵中脱颖而出的。

1927 年 5 月，长沙发生血雨腥风的

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

了我党控制的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

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遍及湖南。15

岁的寻淮洲作为革命积极分子，也成为

反动势力注意的目标，党组织安排他迅

速转移。9 月，寻淮洲参加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929 年，春节刚过，红军在江西遂

川休整。这一天，团长张子清把时任排

长的寻淮洲叫到跟前，交给他一项特别

任务。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紧张，

有情报说，距遂川城约 15 公里的地方，

一个姓卢的土豪家里有 10 条枪，但家丁

众多，附近还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张子

清请示毛泽东后，决定派寻淮洲率 20 人

去把土豪家的枪搞过来。

接受了任务，17 岁的寻淮洲思索片

刻后，对张子清说：“那个土豪离我们这

里有几十里地，去 20 个人，行动不便于

隐蔽；加之他那里家丁多，还有国民党的

正规军，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因

此，我建议只派我一个人去即可！到时

候，我装扮成放牛娃，很难引起敌人怀

疑。我保证把枪一条不少地搞回来！”

听寻淮洲说得有理，张子清同意了

他的建议。当天下午，寻淮洲穿上向老

乡借来的一身放牛娃穿的破衣服，带着

一条麻绳、一个杀猪用的铁钩子、两支驳

壳枪和两枚手榴弹，只身一人，冒着风

雪，向卢姓土豪的宅院出发了。

当时，大家都为寻淮洲捏了一把汗，

都觉得他孤身闯虎穴，实在是凶多吉少

啊！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大家

刚刚起床，寻淮洲就满头大汗地扛着 10

条枪回到了营地，没费一枪一弹，自己连

块皮也没有擦破。原来，寻淮洲只身闯

入土豪房间内，用枪逼着土豪乖乖交出

了枪。

张 团 长 非 常 高 兴 ，他 一 边 派 人 向

毛泽东报告，一边来看望寻淮洲。他握

着寻淮洲的手夸奖道，干得好，干得漂

亮，我代表全团指战员向你表示祝贺。

此后，寻淮洲当面向毛泽东报告了整个

经过。听完寻淮洲的汇报，毛泽东对他

的英勇行为给予了肯定，称他为“小英

雄”。

在革命大熔炉里，在残酷的战争实

践中，寻淮洲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

领。不幸的是，1934 年 12 月，改任红 10

军团第 19 师师长的寻淮洲，奉命出击浙

皖赣边，在皖南谭家桥之战中，身负重伤

后牺牲，年仅 22 岁。

他短暂辉煌的人生履历中，留下一

连串不可思议的纪录：15 岁参加红军，

从副班长做起，19 岁当师长，20 岁当军

长，21 岁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

这位名震一时的红军杰出指挥员，

认真学习军事学，指挥灵活，作战勇敢，

可谓不折不扣的军事奇才。

英
雄
少
年
时

■
王

龙

听到那声称呼的那一刻，我的眼泪

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一名战士在强军

路上留下了火热的名字。

“装甲车上有 3 个乘员：车长、驾驶

员、通信手，你选哪个？”班长问。

“驾驶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装甲班属于两栖部队，装甲车既能在陆

上驾驶，也能在水中遨游。

听完我的回答，班长板着的脸放松

下来：“好小子，那我给你定个目标，驾

驶特级证书！”

我点点头。

那是我下连的第一天。后来我才

知道，特级是一个驾驶员的最高等级，

如同拳击手的“金腰带”、飞行员的“金

头盔”。

第一个月里，并没有我想象中驾驶

装甲车的那些激情，反而十分枯燥。每

天就是学习理论知识，比如装甲车的每

一组参数，班长都要求我们背得滚瓜烂

熟。

一个月后，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

班长终于允许我驾驶了。在车炮场地，

登上装甲车的时候，我的心激动得都快

要跳出嗓子眼了。随着班长的一声命

令——点火，我猛力按下启动键，霎时，

装甲车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那装甲车启动时冲击身体的震颤，

我永远无法忘记。

下车后，我只想呐喊，想大声地对

所有人说——你们看啊，我是这些铁甲

战车的驾驶者，我和它们都属于我的祖

国！

真正磨炼驾驶技术的是路训。在

山上泥泞的道路中，设置了限制路、蝶

形移位、变速驾驶……这种种的挑战，

让我着迷，也更有斗志。我开始没日没

夜地琢磨训练。一个月的路训结束之

后，我所有的课目成绩优异。

回到团里，我们一边洗车，一边谈

论 路 训 的 心 得 。 休 息 的 间 隙 ，班 长 摸

了摸我的头，问道：“这一个月的训练

感觉怎么样？”我雄赳赳地回道：“报告

班 长 ，我 觉 得 我 已 经 是 个 优 秀 的 驾 驶

员了。”班长哑然一笑，指着那台被我

擦洗得焕然一新的装甲车问道：“这是

什么型号的装甲车？”我答：“某型两栖

步兵战车。”班长又问：“我们的口号是

什么？”我答：“陆上猛虎，海中蛟龙，首

战用我，用我必胜。”突然，我好像明白

了什么……

之后，我就开始憧憬起了海训，直

到那天真的来了。

那天上午，我们做好下水前的密封

准备后，班长脸色凝重地对我说：“海上

情况复杂，撞舰的情况也发生过，第一

次训练一定要胆大心细，有没有信心完

成任务？”我回道：“有！”但实际上，我并

不像那声音一样坚定。

真正下水了，在陆上横行无忌的装

甲车在海中竟像一叶小舟摇摆起来，我

的双腿也开始不听使唤地颤抖。勉强

通过蛇形弯道课目后，接下来是对准登

陆舰口。

刚调整好方向，这时海风突然狂躁

起来，一个接一个的大浪向我扑来，装

甲车上下左右剧烈地晃动。那一刻，我

已经辨不清方向，大脑一片空白。事后

想，后面不远处就是成排等着上舰的装

甲车队，如果一个操作失误，将会撞到

很多车辆，后果不堪设想。

“小陈，别怕，快调整方向！”关键时

刻，通信设备里传来班长的命令，那声

音把我彻底喊醒了。我迅速冷静下来，

重新对准了登陆舰口的方向。

30 米、20 米、10 米、5 米、1 米……舰

口到了，我一脚油门，装甲车不偏不倚

地停到了登陆舰的正中间。我忍不住

一声大吼，仿佛身上背负的千斤巨石落

了地。

带着满身的汗水爬出装甲车，班长

在我身后喊道：“你好，驾驶员同志！”

这时，海风和时间仿佛都凝固了，

耳边所有的声音，仿佛都静默了。

那个称呼
■陈 赫


